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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历史研究】

宋 代 社 会 中 黄 色 的 功 能

程 民 生

摘　 要：黄色为古代五正色之一，在宋代也是最尊贵的色彩之一。 古代天文学认为星相云气的黄色为吉祥的征兆，
祭祀地祇的主要礼器为黄色，眼眉间的喜色也被称作黄色。 宋代皇家喜欢用黄色器物或黄庭、黄钟等黄色的象征，
皇帝继位常与黄袍有关，非正式场合下常穿淡黄袍。 但黄色服装在宋代并非皇帝的大礼服，更谈不上专用。 皇家

没有垄断黄色，地方官府和民间都有黄色建筑，也可以使用黄色器物，官吏和军队中都有黄色制服，百姓同样可以

穿黄，唯特殊身份者不经朝廷允许穿黄是非法的。 经过加工作防蠹处理的染黄纸，多被朝廷、官府用来发布公文而

具有权威性，珍贵藏书多用黄纸。 黄色染料大部分为野生，原料普遍，成本低廉，甚至可以直接染黄，是黄色服饰、
黄色器物普遍的物质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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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色彩是视觉传达中的第一信息，温暖明亮的黄

色，为古代青、赤、白、黑、黄五正色之一，五行中属

土，为中央土地之色。 传统观念认为中央之地的君

主为黄帝，“黄帝中和之色，自然之姓，万世不易。
黄帝始作制度，得其中和，万世常存，故称黄帝

也”①，遂为华夏始祖，是黄色崇拜的政治典型，也使

黄色成为最早有政治意义的色彩，以黄色代表中央

统治四方，强化了先民的色彩意识。 人文始祖轩辕

黄帝被以色彩命名，以黄色为尊，是唯一以色彩命名

的帝王，意味着黄色就是文明开创的元素之一，是文

明的象征之一。 黄色拥有历史的高贵性，具有其他

任何色彩也无法比拟的优势。
宋代虽然是火德尚赤，但黄色以其特殊文化背

景和象征性的色相，成为宋代最尊贵的色彩之一，政
治色彩依然浓重。 因“黄袍加身”的典故广为人知，
通常以为宋代皇帝垄断了黄色，实属想当然的论断，
实际情况比较复杂。 因未见史学界相关论述，因此，
有必要对宋代黄色的种种情况及表现、作用，做一探

讨，以理解其微妙，辨明其功能，以利于深入细致地

反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。

一、吉祥的黄色天象

古代天文学实质上是政治学，表面上则是色彩

学，星象云气的颜色变化对应着人间百态，征兆或凶

或吉。 在云气变幻的种种颜色中，以黄色为吉祥。
如：天柱五星，“云气赤黄，君喜”；女御四星，“云气

化黄，为后宫有子喜”；阴德二星，“云气入，黄，为
喜”；天床六星，“云气入，色黄，天子得美女，后宫喜

有子”；太阳守一星，“云气入，黄，为喜”；天一一星，
“云气犯，黄，君臣和”。② 都预示着皇家有喜事来

临，甚至预兆战争的和解，如景德元年（１００４）宋真

宗北上亲征，司天监报告说：“日抱珥，黄气充塞，宜
不战而却，有和解之象。”③遂有澶渊之盟。 宋仁宗

皇祐五年（１０５３）十月，测验浑仪所学生张承方等报

告观测情况及预示的事务时说：“百官于景灵宫习

仪日，瞻见有淡黄云，占曰圣君有喜事。 太庙习仪

日，瞻见天道祥异，有赤黄晕不匝。 巳时一刻后，左
右有赤黄珥。 占曰人主有喜事。 又今月二十六日，
瞻见祥异遍天，苍白云间有日黄耀气光明。 占曰：圣
君明德，则太阳显耀。”④根据传统的星象占卜，禀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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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谀皇帝的结论。
在宋代大型祭祀等典礼上，无不有黄色天象等

伴随，大中祥符元年（１００８）正月乙丑，“黄帛曳左承

天门南鸱尾上，守门卒涂荣吿，有司以闻。 上召群臣

拜迎于朝元殿启封，号称天书。”写在黄帛上的天书

下降，是宋真宗封禅活动的开端。 六月壬寅，“迎泰

山天书于含芳园，云五色见，俄黄气如凤驻殿上”。
十月庚戌，宋真宗登上泰山，“法驾临山门，黄云覆

辇，道经险峻，降辇步进”，“辛亥，享昊天上帝于圜

台，陈天书于左，以太祖、太宗配。 帝衮冕奠献，庆云

绕坛，月有黄光”，“命群臣享五方帝诸神于山下封

祀坛，上下传呼万岁，振动山谷。 降谷口，日有冠戴，
黄气纷郁。 壬子，禅社首，如封祀仪。 紫气下覆，黄
光如星绕天书匣”。⑤始终渲染着黄色。 封禅大礼中

的器物也多黄色，如大中祥符六年诏：“西川纳绫、
罗、锦、鹿胎、透背，其裹绢并令内藏入帐收数，送染

院染黄，充封禅之用。”⑥皇祐二年（１０５０），司天监

报告：宋仁宗行大礼时，“日未出前，东方有黄云，经
刻乃散。 辰时一刻，日有赤黄辉气，二刻上黄芒光

盛，至三刻乃散。 按占书曰：曰上有黄芒，人君福

昌”⑦。 黄色是天象中最吉祥的颜色，而且是主要针

对皇帝而言。
这些所谓的黄色，理论上是天神所施，所以天神

的出现自是离不开黄云。 传说没有子嗣的马默知登

州时，上书制止了沙门岛囚犯超过定额即淹死海中

的旧制，挽救了许多生命，不久在昏梦中“见一人乘

空来，如世间所画符使也，左右挟一男一女，至马前

大呼曰：‘我自东岳来，圣帝有命，奉天符，马默本无

嗣，以移沙门岛罪人事，上帝特命赐男女各一人。’
遂置二童，乘黄云而去。 马惊起，与左右卒见黄云东

去。 后生男女二人”⑧。 黄云是天神的载体。
在五行理论中，黄是中央土地之色，即大地的代

表，所谓“天地玄黄”即天玄地黄，祭祀地祇的礼器

即为黄色。 如以黄琮礼地，“绍圣亲祠北郊，仪注皇

地祇以黄琮”。 政和年间，礼地的两圭均用黄色，
“大宗伯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，而云皆有牲

币，各放其器之色，牲币自当放玉之色，则圭之色，独
何以异于琮邪”，因而“两圭用黄玉”。⑨合祭天地于

明堂时，纺织品面罩等也全是黄色，按照皇祐诏令：
“奉太祖、太宗以配。 合用神位四位，元系御笔明金

青字出，雕木缕金，五彩装莲花戏龙座，黄纱明金罩

子，黄罗夹软罩子，黄罗衬褥，朱红漆腰摒套匣，黄罗

夹帕。”⑩

因为黄色表示喜庆，人们便将眼眉间的喜色称

作黄色。 如梅尧臣言：“不言偃仰中园乐，还爱眉间

喜色黄。”􀃊􀁉􀁓许纶诗云：“檐花细雨金銮直，预卜为霖

喜色黄。”􀃊􀁉􀁔方回也有诗云：“临风诗思谁能画，想见

津津喜色黄。”􀃊􀁉􀁕黄色给人轻快、辉煌、希望的色彩印

象，就是喜色。 传说皇宫中培育的一种黄色菊花御

爱，又名喜容，“开以九月末。 一名笑靥，一名喜容。
淡黄，千叶”􀃊􀁉􀁖。 黄色与喜笑颜开密切相关。

二、虚实的黄色器物

宋代的皇室尊崇黄色，喜欢用黄色象征和黄色

器物。
象征性的黄，以黄庭、黄钟为典型。 吕大防对宋

哲宗言：“前代人君虽在宫禁中，亦出舆入辇。 祖宗

皆步，自内庭出御后殿，止欲涉历黄庭，稍冒寒

暑。”􀃊􀁉􀁗所谓黄庭并非黄色的庭院，而是指中央，“黄
者﹐中央之色也；庭者﹐四方之中也。 外指事，即天

中﹑人中﹑地中；内指事，即脑中﹑心中﹑脾中﹐故

曰黄庭”􀃊􀁉􀁘。 皇宫即中央之地。 黄钟是古代打击乐

器和十二律中的第一律，并非黄色的钟，黄钟大吕一

词形容音乐或言辞庄严、正大、高妙、和谐。 黄钟声

调最宏大响亮，在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之中，宫属于

中央黄钟。 “今十二钟磬，一以黄钟为率，与古为

异。”􀃊􀁉􀁙“黄钟者，乐所自出，而景钟又黄钟之本，故
为乐之祖，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，自斋宫诣坛则击

之，以召至阳之气。”􀃊􀁉􀁚这两例的黄，都是位居中央尊

位的意思。
皇宫以及官府的建筑，多有黄字开头的别称。

如：“天子曰黄闼，三公曰黄阁，给事舍人曰黄扉，太
守曰黄堂。 凡天子禁门曰黄闼，以中人主之，故号曰

黄门令，秦、汉有给事黄门之职是也。 天子之与三

公，礼秩相亚，故黄其阁以示谦。”􀃊􀁉􀁛在《易经》卦辞

中，陈抟解释道：“黄字亦可以为黄甲、黄门、黄榜、
黄堂、黄屋。”􀃊􀁊􀁒都与官府有关。

皇宫的屋顶使用黄色琉璃瓦，宋徽宗所画的

《瑞鹤图》是纪实图像，宫殿顶即是黄瓦。 黄屋指帝

王专用的黄缯车盖，宋代皇帝“亲郊则乘之”的玉

辂，“其制：箱上置平盘、黄屋”􀃊􀁊􀁓，也代指帝王所居

宫室，甚至是皇帝的代称，晁说之诗云：“黄屋在扬

州，江山被恩幸。”􀃊􀁊􀁔即指流亡到扬州的宋高宗。
皇宫中的“御椅子”有黄色的􀃊􀁊􀁕，陈设的丝织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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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以黄色为主，秘阁中供奉御书石刻的室内，“门设

朱漆栏黄绢额”，右文殿内“太上御书金字‘右文之

殿’，牌前设朱漆隔黄罗帘，中设御座、御案、脚踏、
黄罗帕褥”􀃊􀁊􀁖。 宫内的卧具也以黄色为主，如宋仁宗

床上铺盖的是“黄绸衾，两府入对内殿，宫人嫌卧衾

旧敝，遽取新易之，亦黄也。 上曰：‘今则亦自

难得，朕所服用，皆黄素罗衾褥，祖宗以来如此。’折
彦质曰：‘此正陛下之家法也’”􀃊􀁊􀁗。 宋仁宗还表白：
“朕内寝多以黄布为茵褥。”􀃊􀁊􀁘布褥绸被，都是黄色。
后妃相同，宋仁宗的温成皇后“宫中故物”，即有“黄
绢缘席，黄隔织褥”。􀃊􀁊􀁙质地比宋仁宗高级，颜色一

样。 黄色被褥上升到祖宗家法的高度，宋代历朝皆

当如此。
宋代皇帝的仪仗，大驾卤簿外，还有一种黄麾

仗。 元丰二年（１０７９）详定正旦御殿仪注所言：“案
唐《开元礼》，冬至朝会及皇太子受册、加元服、册命

诸王大臣、朝燕蕃国，皆用黄麾仗。”因而规定：“正
旦御殿，合用黄麾仗。”􀃊􀁊􀁚增加了黄麾仗的使用场所，
其特色显然是其中黄色的旗帜和车舆装饰品。

皇帝出行的仪仗物伞盖是黄伞，其他人不得使

用黄伞，即便是神像也不允许使用。 政和八年

（１１１８）诏令：“民庶享神，不得造红黄伞、扇及彩绘，
以为祀神之物。 宣和初，又诏诸路奉天神，许用红黄

伞、扇，余祠庙并禁。”􀃊􀁊􀁛除了天神以外，其他任何神

祇也不得享用黄伞，等级森严。
黄色的旗帜，也是皇帝专属。 宋真宗亲征到澶

渊北城，“张黄龙旂，诸军皆呼万岁，声闻数十里，气
势百倍，敌相视益怖骇”􀃊􀁋􀁒。 宋军远远地看到黄龙

旗，就知道皇帝驾到。 宋神宗熙河之役时，宦官李宪

奉命救援河州，“先是，朝廷出黄旗书敕谕将士。 于

是宪晨起帐中，张以示众曰：‘此旗，天子所赐也，视
此以战，帝实临之’”􀃊􀁋􀁓。 以代表皇帝的黄旗为激

励。 靖康时，“闻金人欲捕内官，又诏内官不许上

城，传宣者以黄旗号”􀃊􀁋􀁔。 临时派遣的传达皇帝命令

者，手持黄旗为号。 南宋时，有“巨舶载海物，揭黄

旗于上，每曰进御，而私售自若”􀃊􀁋􀁕，假冒皇家的黄旗

以狐假虎威并逃税。 还有冒用黄旗逃避检查的，
“率用大舟，载盐杂贩禁物，植以黄旗，所过关津，皆
莫敢问，往往得志”􀃊􀁋􀁖。 黄旗的神圣性不容置疑，乃
至成为皇帝的象征，“阴虹当天变白昼，中原化作羊

犬区。 黄旗悠悠渡江汉，百僚竄伏天一隅”􀃊􀁋􀁗，即指

建炎南渡。

盛放、覆盖与皇帝相关物品的容器和纺织品，多
是黄色。 如“艺祖受命之三年，密镌一碑，立于太庙

寝殿之夹室，谓之誓碑。 用销金黄幔蔽之，门钥封闭

甚严”􀃊􀁋􀁘。 誓碑由黄幔遮蔽。 皇帝举行刈麦仪时，收
获的麦粒“以黄绢袋封贮，置于腰舁，覆以黄帕”􀃊􀁋􀁙。
紧急情况下的手书诏令则用黄绢，如靖康元年

（１１２６）闰十一月，宋钦宗“遂命取黄绢，御书赐（聂）
昌”􀃊􀁋􀁚。 数天后又发出“宸翰黄绢三寸，云：‘檄书到

日，康王充兵马大元帅’”，“王捧诏呜咽，望阙拜恩，
军民感动”。􀃊􀁋􀁛皇帝的诏令也被称之为黄榜，如建炎

三年（１１２９）“黄榜幸浙西迎敌诏，士民读之，有流涕

者”􀃊􀁌􀁒。
但是，以上情况并不意味着皇帝垄断了黄色的

使用权。 例如，皇宫以外，地方上也有黄色建筑，苏
轼在徐州即建有黄楼，“黄楼者，城东门楼也。 宋熙

宁十年河决，苏轼为守，每先事堤防，卒全徐城。 明

年元丰正月，朝廷下诏奖谕。 乃即城东门起大楼，楼
成，堊以黄土，取克水之义”􀃊􀁌􀁓。 很快成为名楼。 贫

穷的农家也用黄瓦，南宋士人张侃有诗记载其老家

道：“短茅黄瓦排门户，祖父从来在此住。 不思城市

好风光，只要秋成有分数。”􀃊􀁌􀁔是黄瓦与茅草混建的

农舍。 至于建筑粉刷所使用的颜色，除《营造法式》
中明确规定的用赤白色之外，也可以粉刷土黄色，
“若刷土黄者， 制度并同。 唯以土黄代土朱用

之”􀃊􀁌􀁕。
地方官府和民间百姓，都不忌用黄色。 景祐元

年（ １０３４） 有诏民间， “凡器用毋得表里朱漆、金

漆”􀃊􀁌􀁖，明文规定不准使用黄漆。 实际上并没有起到

多大作用，无论民间还是官方，家具依然多用黄漆。
如王珪送给欧阳修“金漆书案”，“不独可置笔研，兼
可以列盘肴也”。􀃊􀁌􀁗黄庭坚曾写信给朋友索要黄漆棋

盘，“有好棋盘乞一面，若只是摺叠者亦佳，但要金

漆面明快耳”􀃊􀁌􀁘。 东南地区黄色器物的使用尤为普

遍，如“杭人素轻夸，好美洁，家有百千，必以太半饰

门窗、具什器”。 灾荒年间“鬻之亦不能售，多斧之

为薪，列卖于市，往往是金漆薪”，即黄漆家具。􀃊􀁌􀁙泉、
福二州，“妇人轿子，则用金漆，雇妇人以荷”􀃊􀁌􀁚。 严

州城的茶肆，“其门户金漆雅洁”，士大夫还使用“金
漆”柬版寄书信。􀃊􀁌􀁛宋徽宗时官办的居养院中，多有

黄漆器用，“冬为火室给炭，夏为凉棚，什器饰以金

漆”􀃊􀁍􀁒。 民间甚至墓葬中也享用黄漆，如河南新安县

梁庄北宋壁画墓中，东壁画面为右侧置黄色方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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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，西壁画面为女主人座前置一黄色方桌。􀃊􀁍􀁓这些史

实说明黄色器用的全面放开。
与红旗一样，地方官和军队也可以使用黄旗。

范成大诗云： “竹篱茅舍作晚市，青盖黄旗称使

君。”􀃊􀁍􀁔黄旗与青盖，是州郡长官仪仗的标志。 南宋

时东南地区官府派人“沿海招安作过之人，仍赍本

府黄旗一面，上书‘江淮都督相公，招安在海作过人

船’”􀃊􀁍􀁕。 则黄旗又代表着官府的权威。 军中五色

旗帜，为统帅指挥所用，如行军时“前平原大泽，无
他患害，举黄旗”，“厌水以黄旗”。􀃊􀁍􀁖黄旗是平安的

标识。 宋高宗一次“驾过中竺，有卒执黄旗道左，即
岳侯破贼虢州寄治卢氏县捷奏也。 至上竺，黄旗进

入，岳遣将王贵、郝政、董先引兵破之，获粮十五万

斛”􀃊􀁍􀁗。 此兵执黄旗，是岳飞部队向皇帝报告军情的

通用标志，皇帝及其他人一看就明白。

三、诡异的黄色服装

宋代黄色的使用在服色上表现得最有代表性，
而且也最为复杂。

班固说：“黄者，中之色，君之服也。”􀃊􀁍􀁘实际上

并非如此，帝王服黄从隋文帝才开始􀃊􀁍􀁙，而且无论帝

王、官员还是平民百姓，长期以来都可以穿黄色服

饰，“隋代帝王贵臣，多服黄文绫袍，乌纱帽，九环

带，乌皮六合靴。 百官常服，同于匹庶，皆著黄袍，出
入殿省，天子朝服亦如之，惟带加十三环以为差异，
盖取于便事”。 唐代沿袭隋朝制度，唐高祖武德初，
“因隋旧制，天子宴服，亦名常服，唯以黄袍及衫，后
渐用赤黄，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服杂饰”。 皇

帝逐渐与臣民拉开色彩差异，服用赤黄，并禁止民众

服饰有赤黄之色，而“流外及庶人服、絁、布，其色通

用黄”。 唐太宗制定了品官服色，“虽有令，仍许通

著黄”。 一直到了唐高宗时，“始一切不许着黄”。􀃊􀁍􀁚

企图将黄色服饰垄断为皇家专用，实际上落实得极

其有限。
赵匡胤陈桥兵变之际，“或以黄袍加太祖身，且

罗拜庭下称万岁”􀃊􀁍􀁛。 黄袍加身，创立北宋王朝。
“杯酒释兵权”时，赵匡胤对高级将领们袒露心事：
“汝曹虽无异心，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，一旦以黄

袍加汝之身，汝虽欲不为，其可得乎？”􀃊􀁎􀁒黄袍就是皇

袍，披上黄袍就是皇帝，也即宋朝因循了隋唐制度，
“宋因之，有赭黄、淡黄袍衫，玉装红束带，皂文鞸，
大宴则服之。 又有赭黄、淡黄 袍，红衫袍，常朝则

服之”􀃊􀁎􀁓。 黄袍与红袍共同成为日常上朝的服饰。
但“黄袍加身”的传奇性扩大了黄袍的危害性，“黄
袍”或“黄衣”被视为皇帝权位的象征，赭黄甚至成

为皇帝的代称，“赭黄高拱玉霄间，金殿祥麟九色

班”􀃊􀁎􀁔。 遂使黄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专用服

装和象征。
此后，宋代皇帝继位常与黄袍有关。 宋神宗弥

留之际，皇太后高氏即密令梁惟简：“令汝妇制一黄

袍，十岁儿可衣者，密怀以来。”“盖为上仓猝践阼之

备。”􀃊􀁎􀁕宋哲宗继位时穿着黄袍，有的史料记载是黄

背子，“神宗疾大渐，太母谕梁惟简曰：‘令你新妇作

一领黄背子，十来岁孩儿着得者。 不得令人知。’次
日，惟简袖进。 哲宗继位柩前，衣此背子也”􀃊􀁎􀁖。 所

谓背子，是直领对襟、两侧从腋下起不缝合的简单外

衣，多罩在其他衣服外，也即皇帝继位时的穿着，不
在于服装样式，关键是颜色。 绍熙四年（１１９３）宋光

宗退位内禅，皇太后主持太子继位，“屡以黄袍加圣

躬，上屡却之”，“上被黄袍，却去不坐，公率同列再

拜称贺”。􀃊􀁎􀁗宋宁宗继位时也穿黄袍。
在日常场合，皇帝穿淡黄袍、衫，又称浅黄袍、

衫。 宋仁宗在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服丧时，“服素纱

幞头、淡黄衫”􀃊􀁎􀁘。 为保庆皇太后服丧，同样“御素

纱巾幞、浅黄袍、黑革带。 竢虞主祔奉慈庙，始复常

服”􀃊􀁎􀁙。 靖康二年（１１２７）四月康王赵构在济州时，
军民要求他在当地继位，宗室赵仲琮等数人认为，康
王“不当即位，当着淡黄衣，称制，不改元，下书诰四

方”。 耿南仲等大臣持不同意见：“何淡衣称制，以
取天下之疑，生天下之谋乎？”为避免不明不白、节
外生枝，决定一步到位，继位于南都。􀃊􀁎􀁚在此，淡黄衣

虽非正式黄袍，但已可以称制，等同于称帝前的过

渡。 宋高宗在紫宸殿接见金国贺正旦使时，“服淡

黄袍，不设仗”􀃊􀁎􀁛，也非正式礼仪。 虽说皇袍有赭黄、
淡黄之分，如上所言，实际上史籍记载的多是淡黄

袍，原因如高承所言：“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浅黄为赭

黄也。”􀃊􀁏􀁒文学作品中之所以通常作“赭黄”，是诗文

美化的需要。
那么，是否像有论者认为的那样，“自此黄色成

为皇帝的专用服色”􀃊􀁏􀁓呢？ 不是。
宋代皇帝的正式服装共有七套：“天子之服，一

曰大裘冕，二曰衮冕，三曰通天冠、绛纱袍，四曰履

袍，五曰衫袍，六曰窄袍，天子祀享、朝会、亲耕及视

事、燕居之服也，七曰御阅服，天子之戎服也。 中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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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则有之。”􀃊􀁏􀁔 黄色袍衫是宋代皇帝的常服，即
“六曰窄袍”，仅是七分之一。 故宫博物院藏传世的

宋代皇帝画像中，唯宋太祖、宋太宗穿着淡黄袍，其
他全是红袍。 可见宋代皇帝并非只穿黄色服装，连
正式的大礼服也不是，更谈不上专用。

那么，皇帝以外的其他臣民，是否禁止黄服呢？
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此。

首先要申明的是，特殊身份者不经朝廷允许穿

黄是非法的。 建炎三年（１１２９），蕲州兵马钤辖韩世

清，在军情危机之际有意另立宗室为帝，“世清闻金

人渡江，是日，将吏会于州治。 世清有酒意，即取黄

衣被兵马钤辖赵令睃于东厅，俾令睃即皇帝位。 令

睃号呼不听，褫其黄衣”􀃊􀁏􀁕。 在此非常之际，黄衣的

象征性极强，醉酒军官的胡来，赵令睃自是不敢当。
叛乱者想当皇帝，也穿黄衣，如宋仁宗时的兵变首领

王伦，“贼杀主将，自置官称，著黄衣，改年号”􀃊􀁏􀁖。
而赵州兵马监押曹汭，因“被酒衣黄衣，令人呼万

岁，杖死”􀃊􀁏􀁗，在这里，黄袍是皇帝的标配，凡染指者

严惩不贷。 社会上的敬神活动，为了显示神祇威严

高贵，多按皇帝规格用黄色服饰装扮神像。 如南宋

四川“所事之神，则被之以黄衣、赭袍，奉之以龙床、
黄伞”，地方官呼吁朝廷禁止，􀃊􀁏􀁘一是担忧聚众惹事，
二是维护黄色的权威。 另有江西余干人组织社火队

伍迎五圣神，仿照皇帝迎神的依仗，“又装一人，俨
然赭袍坐于辇上。 后州郡因诉词，取社首数十人囚

死之”􀃊􀁏􀁙。 所谓赭袍，即赭黄袍，此案因政治嫌疑致

数十人死亡。 故而在人们的意识中，会有“黄衣非

土庶所服”的疑虑，􀃊􀁏􀁚这与唐代前期大不一样。 最明

亮平和的黄色，却有着其他色彩所没有的极大诱惑

和危险。
宋代臣民是否都不能穿黄色服饰呢？ 更不是。
在统治集团的队伍中，有不少人以黄衣为制服，

甚至用“黄衣”为代称。 如“黄衣选人”，即荫补的太

庙、郊社斋郎，为无品官。􀃊􀁏􀁛乾德二年（９６４），诏设贤

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等科，“继今不限内外职官、前
资见任、黄衣布衣，并许诣阙投牒自荐，朕当亲试

焉”􀃊􀁐􀁒。 这些人是否因穿黄衣得名呢？ 太平兴国六

年（９８１），宋太宗令“内侍省细仗内先衣黄者并衣

碧，吏部黄衣选人改为白衣选人”􀃊􀁐􀁓。 可见此前这两

部分人都穿黄衣，此时禁止，改为它色。 汉唐以来宦

官多穿黄衣，宋宁宗“宫中动却呵卫，黄衣至不之

避”􀃊􀁐􀁔，则是宫中仍有黄衣宦官。 新及第进士甲科

者，皇帝甚至亲赐淡黄衣，“先是进士赐袍笏，例于

廷下脱白服绿”。 元祐年间，新科榜眼陈轩唱名上

殿时服装破烂不堪，“衣如悬鹑，上解黄衣赐之。 至

今赐袍笏有淡黄衣，自轩始”。􀃊􀁐􀁕皇帝把正穿着的淡

黄衣脱下赐给他，此后竟成惯例，赏赐所有及第者淡

黄衣，双方都无疑虑。
军队中有部分士兵穿着黄色军服。 如招募的新

兵服装，就是黄布衫。 南宋后期建康府作院即曾制

作“招军黄布衫五千四百一领”􀃊􀁐􀁖。 靖康年间，金兵

围城，东京城内外缺少军兵，“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
黄人黄旗满市。 时应募者多庸丐，殊无斗志”􀃊􀁐􀁗。 可

知所谓十万人多是临时招募的市井之人，身穿黄衣。
更多穿黄衣的是地位低下的吏卒，一般指出外勤或

专门跑腿传送指令的吏卒。 如范纯仁云：“黄衣健

卒肩乘壸，口传好语无缄书。”􀃊􀁐􀁘是传达口信的“传
令兵”。 度正曾向转运使抱怨：“独闻以百姓所出夫

钱之缓，专差十数辈黄衣下诸郡督之。” “似诚不必

黄衣四出，然后使之趋令也。”􀃊􀁐􀁙黄衣是催促百姓缴

税的吏卒。 《夷坚志》中数十处提到黄衣吏卒，如
“黄衣急足” “黄衣走卒”􀃊􀁐􀁚等。 一些服杂役的士兵

也穿黄衣。 《东京梦华录》载诸军为皇帝表演百戏，
其中“有黄衣老兵，谓之黄院子，数辈执小绣龙旗前

导，宫监马骑百余，谓之妙法院女童”􀃊􀁐􀁛。
还有更庞大的专业人群———僧道，多穿黄色服

饰。 如僧人，“今天下皆谓黄袍为观音衲也”􀃊􀁑􀁒。 衲

衣即僧衣，观音衲是黄袍的别称。 道士也普遍穿黄

帔、黄裙、黄褐，戴黄冠，社会上竟以黄冠指代道士。
民间百姓也普遍穿黄色衣服。 南宋陈昉指出：

“国朝之令，非妇女小儿不许衣纯红黄。 唐制庶人

服黄，系铜铁带。 非庶人不服黄，与本朝之制不同。
岳阳有吕洞宾像，乌帽、革带、麻履而服黄袍。 或云

御赐服，非也，其庶人之服乎。”􀃊􀁑􀁓所言信息有三：其
一，唐朝百姓普遍穿黄衣；其二，宋代妇女儿童可以

穿纯红、纯黄色的服装，成年男子不可；其三，宋代限

制的只是与皇袍相似的“纯黄”，其他黄衣并不限

制。 黄色是色彩中最敏感的一种，稍加其他色彩，其
色相和色性即发生较大变化，所以有众多黄色供不

同阶层的人穿着。 至于天然黄绢，更是任意穿着，
“关中养蚕，率是黄丝，故居民夏服多以黄缣为

之”􀃊􀁑􀁔。 黄缣的天然性，决定了其服用的普遍性和合

法性。 如此，则不分男女老少都可穿黄衣。
总之，宋代民间的黄衣无辜，唯在特殊时间、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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殊地点有僭位意图的穿黄衣者有罪，所谓“匹夫无

罪，怀璧其罪”。 与红色一样，宋代的黄色也是贵贱

共享。

四、贵重的黄色纸张

古代纸张除了素白色以外，另有各色彩纸，尤以

四川笺纸为突出。 但唯黄纸具有政治权威，即凡是

皇帝和官府的正式诏令文告，都用黄纸。
溯其源头，早在曹魏时已用黄纸作制诏􀃊􀁑􀁕。 但

宋人认为正式开始于唐朝，“《日历》贞观十年十月，
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。 又曰：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

敕：‘制敕施行既为永式，比用白纸多有虫蠹，自今

已后，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，宜并用黄纸”􀃊􀁑􀁖。
所谓黄麻纸，就是用芸香科植物黄蘗汁染制麻纸而

成，目的是防止虫蠹，可以长久保存。 先是诏敕，继
之其他上级机关的下行文件，如中央政府对所属各

机关、州对县的行文，也皆用黄纸。 宋代依然沿袭，
朝廷文件多用黄纸。 实行三省六部新官制后，宋神

宗有诏令规定：“中书省面奉宣旨事，别以黄纸书，
中书令、侍郎、舍人宣奉行讫，录送门下省为画黄；受
批降若覆请得旨，及入熟状得画事，别以黄纸亦书，
宣奉行讫，录送门下省为录黄。”“门下省被受录黄、
画黄、录白、画旨，皆留为底，详校无舛，缴奏得画，以
黄纸书，侍中、侍郎、给事中省审读讫，录送尚书省施

行。”􀃊􀁑􀁗中书省官员面见皇帝得到旨令后，记在黄纸

上，送到门下省留底备案，再由其用黄纸书写审读，
交尚书省执行。 “三省并建政事，自以大事出门下，
其次出中书，又其次出尚书，皆以黄牒付外，众以为

当然。”􀃊􀁑􀁘中枢机构三省下发的文件都用黄纸，称
黄牒。

民众应诏上书，大臣初审后，将质量高的文字摘

要抄在黄纸上进呈给皇帝。 司马光对宋哲宗言：
“陛下近诏天下臣民皆得上封事，言朝政阙失、民间

疾苦，仍降出令臣与执政看详。” “其可取者已用黄

纸签出，进入讫。 伏乞陛下取签出者，更赐详览或留

置左右，以备规戒；或降付有司，商议施行。”􀃊􀁑􀁙之所

以用黄纸，一是表示对皇帝的尊重，二是醒目。
特殊情况下，黄纸本身如同灵符一般代表皇权。

宋徽宗时，朱勔父子打着为皇帝办事的旗号，大肆搜

刮财物，“所贡物色，尽取于民，四散遣人，尽行搜

括。 士庶之家一花一石，坟墓之上一松一栢，辄用黄

纸缄题，以充进贡”􀃊􀁑􀁚。 黄纸的权威性、象征性如同

虎皮，贴上就被占有。
宣和元年（１１１９）刑部尚书宇文粹中进对时，指

出：“如放欠负一事，自来朝廷黄纸放，监司白纸

催。”宋徽宗说：“白纸催，正做得抗敕，待令觉察，编
置监司数人便可止绝，令百姓受实惠。”􀃊􀁑􀁛朝廷黄色

的正式文件蠲免百姓负欠的赋税，但转运司窘于财

政危机，又不敢公然用黄纸颁布文件，便用白纸私自

行文催促缴纳，实属违抗诏旨。
科举进士及第者的名单用黄纸书写，故名黄甲，

“黄甲者，黄纸榜之甲乙丙丁戊五科之次也”􀃊􀂏􀂘􀂢。 即

正奏名五甲进士及第榜，遂成为金榜题名的代称。
台州城内有黄甲巷，因天圣年间，“以丞厅小吏王珏

发愤读书，同兄琥登科，故名”􀃊􀂏􀂘􀂣，以纪念兄弟二人奋

发图强，荣登科第。 黄甲又称黄榜，苏轼在一封书信

中打听科举事宜云：“不见黄榜，未敢驰贺，想必高

捷也。”􀃊􀂏􀂘􀂤明清时期则称金榜。
贵重书籍以及佛教经书，通常都用黄纸印写，故

而凡印经书前，须先染纸。 宋孝宗时常熟有人梦见

已故父亲告诫道：“我被天符为福山岳庙土地，方交

承之始，阖府官僚当有私觌，礼不可废。 吾东书院黑

厨内藏佳纸数千张，可尽付外染黄，印造大梵隐语，
敬焚之，毋忽吾戒。”􀃊􀂏􀂘􀂥日僧成寻一行准备回国时，在
开封要印一批佛经带走，“今染纸间也，十四、五日

可出来者”􀃊􀂏􀂘􀂦。 朝廷藏书当然也用黄纸。 嘉祐四年

（１０５９）朝廷设置馆阁编定书籍官，将馆阁藏书“别
用黄纸印写正本，以防蠹败（熙宁八年二月四日，编
校四馆书毕）”􀃊􀂏􀂘􀂧，历时十六年更新了全部书籍。 元

祐年间秘书省又专设校对黄本书籍的官员，“校对

黄本始此”􀃊􀂏􀂘􀂨。 黄本书之精良贵重可知。
经过加工作防蠹处理的黄纸，因成本高而贵重，

因耐久而受欢迎，因多为朝廷官府使用而神圣权威。
政治上利用其颜色，技术上则利用其可以延长使用

时间。 至少可以说黄纸在书籍文化保存与传播方

面，起到了很大作用，而且避免了白纸的刺目，可长

时间阅读而不倦。

五、便宜的黄色颜料

宋代植物类有机黄色颜料种类众多，性能良好，
为黄色纸张、黄色器物的制造提供了便利。 试举主

要者如下。
黄栀，是茜草科栀子属灌木的果实，“巵，可染

黄。 其华实皆可观，花白而甚香，五月间极繁茂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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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经霜取之以染，故染字从‘木’”，“汉世千亩巵茜，
此其人与千户侯等。 巵茜千石，亦比千乘之家”。􀃊􀂏􀂘􀂩

从中提取的栀子黄色素作天然着色剂，着色力强，颜
色鲜艳，具有耐光、耐热、耐酸碱性、无异味等特点，
可广泛应用于纺织品以及糕点、糖果、饮料等食品的

着色上，自古以来就是大规模种植的重要染黄作物，
宋代依旧，“栀子生南阳川谷，今南方及西蜀州郡皆

有之”，“今皆入染用，于药甚稀”，“南方人竞种以售

利”。􀃊􀂏􀂘􀂪南方地区普遍商业化种植以盈利。
栾花，栾树是无患子科栾树属落叶乔木，“生汉

中川谷，今南方及都下园圃中或有之”，“五月、六月

花可收”，“花以染黄色，甚鲜好”。􀃊􀂏􀂘􀂫其花可作黄色

染料，色泽十分鲜艳。
荩草，一年生细弱草本植物，汁液可作黄色染

料，“可以染黄作金色”，“生平泽溪涧之侧，荆襄人

煮以染黄色，极鲜好”。􀃊􀂏􀂙􀂢是非常优质的黄色染料。
山矾，山矾科山矾属乔木，“江湖南野中，有一

种小白花，木高数尺，春开极香，野人谓之郑花”，
“野人采郑花叶以染黄，不借矾而成色，故名山

矾”。􀃊􀂏􀂙􀂣原名郑花，黄庭坚改名山矾，其优势在于可不

经媒介直接染黄，省工省料。
黄蘖，又名黄柏，为芸香科植物，“枝可剉以染

黄，生山石间”􀃊􀂏􀂙􀂤。 提取物有抗病原微生物及原虫、
抗菌作用，故多用于染纸防蛀，且保存期长久。

藤黄，藤黄科藤黄属植物，“出鄂、岳等州诸山

崖”，“画家及丹灶家并时用之”。􀃊􀂏􀂙􀂥画家除了做黄色

颜料外，点睛更妙，“要须先圈定目睛，填以藤黄，夹
墨于藤黄中，以佳墨浓加一点作瞳子。 然须要参差

不齐，方成瞳子，又不可块然。 此妙法也”􀃊􀂏􀂙􀂦。 乌黑

的眼珠加些藤黄，方才有神。 建筑彩绘也常用之，
“或用藤黄汁罩加华文缘道等狭小，或在高远处，即
不用三青等及，深色压罩，凡染赤黄，先布粉地，次以

朱华合粉压晕，次用藤黄通罩”􀃊􀂏􀂙􀂧。 程序复杂。
槐花，槐树在北方各地普遍栽培，槐花可直接染

黄，不经媒介。 宋真宗建造玉清昭应宫时，调集全国

各地优质建材，其色彩中就有“广州之藤黄，孟、泽
之槐花”􀃊􀂏􀂙􀂨，意味着孟州、怀州的槐花最适宜染黄。

郁金，姜黄属植物，“生蜀地及西成”，“今广南、
江西州郡亦有之，然不及蜀中者佳”，“人将染妇人

衣，最鲜明，然不奈日炙，染成衣则微有郁金之

气”。􀃊􀂏􀂙􀂩所染为鲜亮的黄色，只是不耐日晒，残留有原

植物的气味。

黄屑，檀树的一种，“从西南来者，并作屑，染黄

用之，树如檀”􀃊􀂏􀂙􀂪。 使用方式与黄蘖接近，从木屑中

提取色素。
黄漆，天然黄漆来自阔叶乔木黄漆树，出漆色黄

如金，故又美之曰金漆，产地集中在东南。 如两浙台

州有黄漆树，“其木似樗，延蔓成林。 种法：以根之

欲老者为苗，每根折为三四，长数寸许，先布于地。
一年而发，则分而植之，其种欲疎不欲密，二年而成，
五年而收。 收时，每截竹管，锐其首，以刃先斫木寸

余，入管。 旧传东镇山产之， 以色黄， 故曰金漆

云”􀃊􀂏􀂙􀂫。 作为地方特产，宋神宗时每年进贡金漆三十

斤。􀃊􀂏􀂚􀂢北方地区所用的黄漆依赖东南，绍兴初期，金
人“于沿海州县，置通货场，以市金漆、皮革、羽毛之

可为戎器者，以厚直偿之，所积甚众”􀃊􀂏􀂚􀂣，高价购买南

宋的金漆等物品。 宋朝还从高丽进口黄漆，“罗州

道出白附子、黄漆，皆土贡也”􀃊􀂏􀂚􀂤。 高丽的黄漆树分

布于南部沿海和岛屿，以济州岛最多。
矿物类无机黄色颜料，主要有雌黄、黄土等。 建

造玉清昭应宫时调集的全国优质建材中，就有“秦、
阶之雌黄”与“信州之黄土”。􀃊􀂏􀂚􀂥雌黄是柠檬黄色的

单斜晶系矿石，条痕呈鲜黄色，研磨后作为清晰、明
亮的黄色颜料用于绘画。 更广泛的用途是当作最佳

的文字涂改液，如沈括所言：“馆阁新书净本有误书

处，以雌黄涂之。 尝校改字之法：刮洗则伤纸，纸贴

之又易脱，粉涂之则字不没，涂数遍方能漫灭。 唯雌

黄一漫则灭，仍久而不脱。 古人谓之‘铅黄’，盖用

之有素矣。”􀃊􀂏􀂚􀂦 王钦臣也指出：“雌黄为墨，校书甚

良，飞研极细坚，胶揉为挺，无油甆器中磨，加以少藤

黄，尤佳。”􀃊􀂏􀂚􀂧其形状及使用与墨相同。 另有黄土、黄
丹，一般用于建筑涂料及绘制。

黄色颜料尤其是染料，除了黄栀以外均为野生，
成本低廉，甚至可以直接染黄，是黄色服饰、器物在

宋代被普遍使用的物质基础。

六、结语

宋代既尚红，又尊黄，黄色与红色一样，都具有

私家性与公共性的对立统一，而且黄色的敏感性和

普遍性都超过了红色。 一方面黄色具有中央的象征

性，皇家用来匹配地位身份；另一方面，美丽的色彩

是很难垄断的，何况染黄原料普遍而廉价，必须与民

众共享。 宋代黄色用于很多方面，似乎都能起到强

调的作用。 普通百姓穿黄色服装并不会受到惩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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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有用心穿着黄色服装者才有罪。 黄色纸张，则在

书籍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，有利于书籍传

播和阅读。 由此可知，黄色在社会政治、文化、审美

等方面的作用，不可忽视，而且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

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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